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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连载⑩
古城墙的衰落

■ 邱硕

评头论足

■ 张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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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乐山开始城市现代化进程。那时乐山的城市
建成区早已突破高北门，沿岷江一线向北发展。高大的城门、
高耸的城墙对现代热兵器战争的抵御作用已经大大降低，也
不再利于交通运输和民众生活，甚至被视为封建帝王统治的
遗迹。当时的官民自然也不会有存留城墙以保护传统文化、
开发旅游的先见之明，因此城门、城墙的拆除便不可避免。

据前人考证，乐山古城内城的迎恩、福泉、涵春、瞻峨诸门
在民国时期被拆除，来薰门后来被填塞，外城现在存留有兴发
街门、承宣桥门、平江门和人和门。这些城门、城楼、城墙一般
都是遭遇建设性破坏，比如1928年地方驻军蔡玉龙旅长创兴
市政开办马路，北门、福泉门与大码头外城被拆毁；1942年、
1943年，整修乐山公园中山堂期间，拆卸福泉门砖石以作应
用；1948年、1949年，修建营门口、半边街河堤时又拆卸嘉乐
门砖石……

在所有城门的消失中，高北门的渐逝最具有代表性。
1917年 6月，乐山遇洪水和地震，恰好又碰上滇军与川军混
战，城中进水，高标山崩，城圮数十丈。这大概是辉煌了四百
年的高北门走向没落的开端。1928年，川军第八混成旅旅长
蔡玉龙驻防乐山，创兴市政，新修马路，据民国《乐山县志》记
载：“大概民国十七年以开办马路，北门及福泉两门与大码头
外城均被拆毁矣”。

巍峨的城楼不在了，但曲折的城垣还在，城垣两边聚集了
大量民居。1945年新一轮乐山城区建设改造，高北门的物质
痕迹进一步湮灭。县政府希望拓宽道路，开辟广场修建英雄
纪念碑，派出建设科技士蓝世杰对高北门一带进行了仔细勘
察。蓝技士在给县长的签呈中写道：

“高北门一带地势高耸，复因其城垣折曲，致土桥街与紫
云街间街道迂回，坡度过大，实为都市计划中之一大缺点。苟

能去其积土，大其面幅，伸其街道，使成一阔然之广场，中更树
以无名英雄纪念塔，当为吾乐增辉不少。”

推倒城楼城墙，修建广场马路，是中国城市现代化过程中
最常见的景象。乐山的高北门被视作“都市计划中之一大缺
点”，破旧无用的城墙自然应该为现代城市建设让路。

蓝技士提出了高北门的改造方案：“今拟于该地辟一直径
六十公尺之广场，计其土方约为17000公方，以每工掘土1.25
公方计，需工13500个。征工修筑，旬日间可成，固易事耳。”
十天半月就能把高北门残留的所有城垣和积土清理干净，变
成一个直径60米的大广场，实在太简单了！

然而这一计划涉及拆除的民房太多，花费甚巨，蓝技士提
出了第二计划和第三计划。第二计划是将土桥街和紫云街之
间的街道改直，街道宽度拓宽为18米，此计划将耗费土方约
7200立方米，毁损民房28间；第三计划保持原有街道弯度，仅
将街道加宽到18米，这一计划将耗费土方约4000立方米，毁
损民房20间。相较之下，第一计划肯定耗财最多，拆迁也最困
难。尽管如此，蓝技士从现代都市规划的原则出发，仍推崇

“第一计划之广场实为较完美之计划也”。
从现存的一份档案图像可知，1945年虽然高北门城楼、城

门不再，但除土桥街与紫云街连接处外，城垣还是比较完整
的。经费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县政府最终选择了最不合现
代都市布局但最省钱的第三计划，决定“高北门原有街道加
宽，逢弯去角，仍依原订之十八公尺整修”。

大约1957年，蓝技士的第二计划实现。高北门一段城垣被
彻底推倒，土桥街与紫云街拉直而成通衢大道，从此进城、出城
再也无需绕行。

蓝技士梦寐以求的修广场、建纪念碑的第一计划在2002
年也得以实现，高北门修建了“八·一九”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

广场，竖立起乐山空难纪念碑。
从北周建城起，一代又一代乐山人在古城的庇护下生老

病死，乐山古城的生命也如同人生一样坎坷曲折，历经各朝
各代的补修、重修，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当下，我们已经进
入将文化遗产作为旅游、休闲资源的后现代社会，育贤门、丽
正门、会江门、拱辰门、人和门、平江门、承宣桥门、兴发街门
等八座幸存的明清城门，以及隐没于市井和荒草间的明清残
墙，悄然间又具有了新价值。乐山古城的每块条石上都栖息
着乐山人祖先的灵魂，每块城砖上都沾染着乐山人祖先的血
汗，古城直到现在还在为乐山城赢得荣誉，为地方旅游事业积
累价值。 （未完待续）

“工作了8个小时，还要分一部分时间画画，不会觉得是种折
腾吗？”

“不，我很感谢绘画丰富了我的人生。”

艺术内外 色彩斑斓

近日，记者应邀走进画者杨怡的家兼工作室，对眼前所见有些惊讶。
因为这个藏在小区里的房子，被杨怡设计得不像家，也不像工作室，反而像
展览馆——从进门处到客厅，没有过多的家具，一眼望去全是杨怡的绘画
作品，绿意盎然的植物、热情洋溢的舞者、纯洁可爱的藏族儿童……一幅幅
用墨精细、装裱精致的作品或倚在墙边，或垂挂在屋内，一瞬间抓住人的目
光和思绪。

杨怡告诉记者，这套房子由她一手设计，除了一个自己休息的房间外，
其余空间全部都用来进行绘画或作品展示，“看着作品填满了房间，就感觉
像是填满了自己的心。”

而更令记者感到惊讶的是，看起来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绘画之中的杨
怡，其实并不是一位全职画家，绘画是她在8小时之外的生活。8小时之
内，她兢兢业业工作，严谨、客观、理智处理每一件事务；8小时之外，她却又
天马行空，围上围裙、拿起画笔，在创意世界挥毫泼墨。她告诉记者，“因为
是在工作之余进行创作，有时候就得熬夜，甚至整个周末不离开画室，这让
很多亲友不理解我的生活方式，觉得我很辛苦。但我觉得没关系，只要我
的生活是充实的、充满色彩的，我就觉得很幸福。”

少时学画 入门入心

杨怡出生在“中国书画纸之乡”夹江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她还在牙
牙学语时，家人便发现她喜欢胡乱涂鸦，不过三四岁就能趴着画画一整天，
并不像普通孩子那样贪玩好动。“我记得小学连上课的时候也会在课本上
涂涂抹抹，那时候就觉得画画是世界上最好玩儿的事。”

再大一些时，杨怡从一个用粉笔、铅笔临摹连环画中宫女的小女孩，成
长为正式学习国画、工笔、写意的“小画家”。在她的笔下，花鸟虫鱼、人物
风景，无不涉猎。杨怡告诉记者，因为有父母的支持，她的艺术之路开启得
很早，也走得很顺利。

高中毕业，杨怡不负众望，考进专业艺术院校，走进艺术殿堂，真正遨
游美术海洋，并完成了从中国画创作到油画创作的学习转变。以油画见
长，兼具水彩画创作的杨怡，从当代艺术家群体中不断攫取养分、学习成
长，作品得到业内人士“人物神性兼具，色彩细腻厚重，真实感触手可及；风
景大气磅礴，意境深远”的评价，常常有私人定制她的油画作品，作为家中
收藏或者礼品馈赠。

“我高兴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有情绪需要表达的时候，都会毫不犹豫
地拿起画笔，在色彩之中表现自己的情绪。”描述起绘画在心中的位置，杨
怡觉得其已然成为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杨怡

再拾画笔 厚积薄发

2003 年，从乐山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的杨怡步入职场。因为没
有下定决心走上职业画家的道路，她一开始选择了一份和艺术无关
的工作，后来的工作更换也没有机会和艺术挂钩。“刚刚开始工作时
手忙脚乱，我就把画笔搁置了。”让杨怡没想到的是，这一中断便是
整整十年。

然而，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不甘地呐喊，一天比一天响亮，杨怡决心再
次捡起画笔。素描、水彩、油画……杨怡欣喜地发现，对生命的感悟、对自
然的敬畏、对艺术的领悟，似乎已经是她生命自然而然的存在，十年的光阴
没有磨损她的创作热情，人生历练反而加深了她对绘画更深的感受。“我常
常一摸画笔就浑然忘我，不经意间就到了第二天凌晨。后来为了不打扰父
母休息，方便创作，我单独设计了自己的小家兼工作室。”

为了弥补搁置的那“十年”，杨怡恨不得把时间掰成好几瓣来用。一方
面，她主动出击，在乐山、成都等地拜访成名艺术家，通过拜师学艺，完善自
己的画技画艺；一方面广泛接受绘画、书法、曲艺等文化的熏陶，在融会贯
通中充实艺术修养。“这些年，我的足迹不仅遍布北京、上海、香港、厦门、苏
州等城市，还远至俄罗斯、日本等国，无论是博物馆、艺术馆、展览会场，我
都有所涉足。”随着视野不断拓宽、见识不断累积，头脑风暴不断碰撞，杨怡
逐渐产生了更多的深刻思考，绘画思维持续更新，风格转变不断进行，更多
体现出自由元素。

如今，每天结束工作后，杨怡鲜少花费时间在其他事情上，总是第一时
间回到工作室，或一边绘画一边构思画面内容的构成和色彩，或广泛阅读，
增加对艺术的见解，进一步探索绘画的风格，“我曾经擅长的写实艺术讲究
的是深厚的绘画功底，但现在随着学习的加深，我觉得立足于这个时代，艺
术有了更多丰富的表达形式，任何艺术形式都是服务于思想的表达。优秀
的作品需要融合艺术家所处时代的精神、人生历练、文化素养、性格特质和
对绘画技巧的累积。”

当然，即便是全职画家，前进的道路也不会花团锦簇、一帆风顺，对杨
怡而言，阻挠重重更是常态。“我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生活中外界的质疑，更
多的是自己对自己的拷问，但我很庆幸，因为坚定了绘画的心，我相信自己
可以。”杨怡告诉记者，在艺术遇见瓶颈的苦恼时刻，她选择的并不是在心
里进行思维的激烈碰撞，而是让大脑停下来暂时放空，走出去看看不一样
的世界，获取灵感，换一种思维方式。

艺术之路艰辛而漫长，杨怡知道自己必须要耐得住寂寞、承受得了各
种挫折，在一次次的涅槃痛苦中重生、成长。“过如秋草芟难尽，学似春冰积
不高。在我看来，人生就是不断遇见问题，寻找办法解决问题的过程。未
来，不管是人生之路还是艺术之路，我都绝不会设限，期待前方更多的未知
和精彩。”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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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南宋诗
人翁森曾写过诗歌《四时读书乐》，认为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读书各有独特的乐趣。但事实证明，在
平淡的四季转换中读书，或许不如某些特殊时期
更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人们无论是读书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
平时。据一家社交媒体发布的《2020 网民阅读报
告》显示，疫情防控期间，56.2%的受访者表示读书
量有所增加，三成多网民的读书量甚至超过了过
去一年的总和。而另一家主营电子书的网站发布
的报告也显示，有超过七成读者反馈自己在疫情
防控期间的阅读量较平日有所增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迫使生活的节奏慢了
下来，以往匆匆流逝不知去往何方的时间似乎一
下子多了起来，人们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抚卷细
思。虽然病毒阻挡了外出的脚步，但阅读让我们
的精神世界打开了新的“窗口”。最能代表这种阅
读主张的，莫过于那张流传甚广的照片：在武汉一
所方舱医院里，一位戴着口罩躺在病床上的年轻
人仍然手捧书籍、专注阅读，将喧嚣与不安隔在了
书籍之外。有人说，“有书香滋润的灵魂不会枯
萎”。的确，在困境中寻找方向，在逆境中寻找支
撑，还有什么比书籍更能抚慰心灵、鼓舞斗志呢？

生活在今天的读者无疑足够幸运。很多人还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常为了买到一本新书
而在书店门口排起长队，为了留住一本心爱的名
著而连续几夜不眠不休地抄书。今天，中国每年
出版新书多达几十万种，纸质书、电子书等任人
选择，即便足不出户也能畅享好书。从这个角度
说，人们离书更近了。但随着方寸屏开始占据更
多人的阅读时间，人们似乎又离书越来越远了。
我们在朋友圈里点赞，在微博上查看热搜，在兴趣
小组里寻找影评，手机跳出的弹窗将我们带往新
奇丰富的网络世界。数据显示，近十余年来，我国
人均年阅读量一直徘徊在5本以下。有人担忧，在
数字化时代，阅读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浅，越来
越碎片化，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阅读稍微厚一点的
图书。

看到这样的倾向，有些人通过深度阅读，改变
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也带动更多的人回归书本。
在疫情防控期间，一所大学的图书馆特意精选了

《四书章句集注》《乡土中国》《梦的解析》等电子
书，通过微信公众号等途径推送给读者。这些严
肃的经典著作再次引起读者的兴趣，目前已收到
师生们的上百篇书评。当类似的阅读不断叠加，
就能引领更多的人游向书海的深处。

书籍尤其是经典书籍是承载知识和记忆的宝
库，探索这座宝库里的珍藏，需要耐心、沉静和时
间。疫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但也让我们暂别了匆
忙、浮躁，为我们创造了亲近经典的机缘。很多人
利用这段特殊时期，拿起了曾经想读而没有时间
读、读过还想重读的书，在阅读中获得精神的慰藉
与知识的提升。而在更长远的人生之路上，我们需
要涵养更多的沉静与耐心，让一本本好书陪伴我们
度过每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让书籍成为一块块铺
路石，引领我们稳稳地走向人生的开阔处。

在阅读中走向人生开阔处

新华社悉尼6月12日电（记者 郭阳）在6月
13日“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将到来之际，悉
尼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驻悉尼旅游办事处推出一
系列“云展览”，为疫情下的澳大利亚民众带来一
场特别的中国文化盛宴。

“秦——兵马俑的前世今生现代艺术展”12日
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官网上线，这是系列“云展
览”的重头戏。展览分为“览古观今”“古法艺作”

“中西匠心”等七个板块。观众可以链接到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浏览兵马俑360°超清全景图，在线观
看秦腔舞剧《秦俑魂》等经典作品，欣赏当代彩绘
兵马俑、彩灯兵马俑、乐高积木兵马俑等文创作
品。此外，观众还可以参与线上兵马俑知识问答、
线上彩绘兵马俑手工大赛等互动活动。

“线上展览不是把线下展览原样地搬上‘云
端’，理想的线上展应该借助各种新技术带给观众
更丰富的观展体验。”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中
国驻悉尼旅游办事处主任肖夏勇说。

从5月中旬至6月底，“天府四川·多彩非遗
展”“水韵江苏·光影运河摄影展”“‘绣’里乾坤·中
国绒绣展”等多个线上展览陆续举行，集中呈现中
国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云展览”助澳大利亚民众
共享中国文化遗产之美

蓝世杰：《高北门改造计划方案》之第三计划，乐山市档
案馆藏民国乐山县政府档案。


